
路遇 生 意 人 （散文 ）
雒新岭

我是在福州开往石狮的大
巴上 认 识他 的 。他有 1米75左
右的个子 ，黑红脸膛 ，穿一身
挺阔的花呢西服 ，扎一条紫红
色领带 ，手提一 只黑色密码箱 。
上车买票时 ，他从西服的 内袋
里掏 出 一 叠 净 是 大 面 额 的 钞
票，少说也有几千元 ，他从中
抽出 一张 ，买了票 ，连 同找回
的零钱 ，满不在乎地又装进西
服的 内袋 ，就那么敞着 怀 ，在
我身旁的位子 上坐下了 。直看
得我 目 瞪 口 呆 。我身上 的那几
百元 ，装在妻给我缝在裤衩上
的小 口 袋里 。那个位置绝对是
个灵敏去处 ，就那我一路上有
意无意地摸摸 ，生怕 丢掉了这
笔吃饭行路的本钱 。他的阔绰
使我吃惊 。是他主动和我攀谈
的。他先掏 出 一 盒 “555”香
烟，让我一支 ，我表示不会 ，
并说：“谢谢”。他 自 己 点上 ，
然后 问：“去泉州？去石狮？”
我说：“去石狮”。他听我是
北方 口 音 ，又问 ：　“出 差？”
我点点头 。他说 ：　“那好 ，咱
俩同路 ，我也去石狮”。他说
的是普通 话 ，但那底音还是福
建的 口 音 。

很快我们就谈得很投机 ，
通过交 谈 ，我对他的情况也就
知道了 一些 。

他姓林 ，不到四十岁 的年
纪，原是福建一个县上 的 国营
企业职工 ，85年 辞职在北京搞
服装生意 ，现在挣了一二百万

（ 这是他承认的数字），已把
妻子和 一 个九岁 的儿子 的户 口
迁到了 北京 ，现在北京买有住
房，有营业 的 门面 ，在福建老

家他把 自 己和妻子 的坟墓都修

好了 。如今他妻子在北京支撑
门面 ，他为进货一个星期往石
狮跑一次 ，来去都是乘飞机 。
“ 哎呀 ，太累 了，”他说，“我
不想干 了 ，再干个二三年 ，我
把钱给老婆孩子一留 ，得歇歇
了，要好好逛逛玩玩了 ，太累
了。”我说 ：　“你虽然累 ，可
挣钱呀 ，我和你一样坐大 巴 ，
一样 累 ，一 天 才 四 块 钱 出 差
费。”他说 ：　“钱多少算是个
够呀？把我累 死了 ，就什么都
没有了 ，你嫌钱少 ，跟我干 ，
管你吃住 ，每 月 500元怎样 ？
你现在干什么工作？”我告诉
他我在干什么工作 。他笑了 ，
用指头杵了我一下 ，说：“我
小看你了 ，你是个有文化的人 ，
我给你每月 一千 元 ，你先跟我
跑两个月 ，然后我把订货进货
这事交给你 ，我不跑了 ，干不
干？”

我摇摇头 ，不是我不想干 ，
我何时见过那么多钱？但我有
家庭 ，有妻儿 ，有二十 多年苦
挣来的 工龄 ，我能一下子抛掉
去跟他跑单帮吗？说实话 ，我
也太累 了 ，比他还 累 ，虽说没
挣下钱 …

直到在石狮下车 ，他还在
动员我跟他干 。说他太累 了 ，
说他没文化 ，说他不会做账 ，
说我身体魁梧路上安全 ，有文
化账 目 清楚……。在石狮我们
分手了 ，他去住高级宾馆 ，我

们去钻小巷子 ，找低档的不超
过规定标准的旅社 。

第二天我在石狮的街上又
碰见了他 ，他手里拿着 两条外
国香烟 ，一脸的倦容 ，少气无
力地说：“我把货交运了 ，今
天下午就走 ，怎么样？跟不跟
我干？”我摇摇头 ，他笑 了笑
说：“那你把地址给我留 下 ，
给我一张你的名片 ，咱 以后多
联系。”我告诉他我没名 片 ，
他把手里 的烟伸过来说 ：　“那
就写这上边。”我写好后 ，又
拿出个本子 ，让他把地址也给
我留 下 ，他 掏 出 派 克 笔 在 本

子上 艰 难 地 写 了 “北 京 ”两
个字 ，就 象 在 画 符 ，停 下 不
写了 ，不 好 意 思 地 说 ：　“我
写不 好 ，给你 张 名 片 吧。”
他把 名 片 递 给 我 ，又 爬在 我
耳朵 上 说 ：　“我 得 回 去 睡 一
觉，昨天晚 上 我包 了 一个鸡 ，
找上 门 的 ，100元 ，累 了 ，你
想通 了 ，给我来个信 ，我信得
过你们这些正干工作的 ，信不
过那些跑江湖的。”

他摇摇摆摆走了 ，我看看
他写 在 我 本 子 上 歪歪扭扭 的

“ 北京”两个字 ，此时才从心
底微微升起了一丝 自 豪感……

每逢 佳 节 倍 思 官
雷钟哲

围炉 捧读 ，去 年 《缭 望 》周 刊 上 的
一幅 漫 画 引 人注 目 ：×长 宅 邸 ，一 送礼
者站 于 门 外 ，两 手 提着 礼盒瓶扎 ，腋下
夹着 大 包 小 件 ，身 后 尚 有肥猪 一 头 ，沉
甸甸 使人 弓 背 弯 腰 、辛 苦异 常。×长 夫
人，在 贴 有 “福”字 的 门 后 探 头 窥视 ，
不知意 下 如何 。这 幅题 为 “每逢 佳 节 倍
思官 ”的 漫 画 ，不 仅未能 以 其
幽默搏人一 笑 ，反 而 使人酸 楚
楚意浅浅 ，直 生 出 几 多 深 思 ，
几多 感 慨 来 。

思官 者 ，求 官 也 。一 个 求
字，千 差 万 别 ，相 去 甚远 ，绝
不是 一 个褒 或贬就能概括得 了 的 。

比如 ，某 些 思 官 者 ，实 乃 官 欲膨胀
者。这些人 没 当 官 时想 当 官 ，当 了 小 官
想大 官 ，但 却 因 政绩 平平 ，民 意 欠 佳 ，
为保住 乌 纱或 加 官 晋 爵 ，自 然 是机 关 算
尽，心 思 用 绝 。或吹拍 拉扯 ，或攀 龙附
凤，可 谓 媚 态 殊生 ，奴 骨 天 成 。这些人
平日 里就 爱 往 官 堆 里 凑 ，逢 节 自 然 “倍

思官 ”了 。
然而 ，还有 不 少 人 ，他们 求 官 并 非

本意 ，完全是 不 得 已 而 为 之 。试 想 ，现
实生 活 中 老 百 姓谁 没有 七 灾八难 ，顶 多
是困 难大 小 、种 类 不 同 而 已 。倘若遇 到
为难之事 难办之事 ，急 于 解 决 又 无 法解
决到 了 上 天 无路 入 地无 门 的 地 步 ，逢年

过节 ，不 惦 着 当 官 的 才 怪 哩 ！
由此看 来 ，思 官 现象 亦 非 简 单 ，很

值得我们 的 为 官 者从 中 悟 出 些道理 来 。
官是有 着 一 定 等 级 一定权 力 的 公职

人员 ，这一 权 力 是谁给 的 ？答 曰 ：人民 。
既如此 ，用 人 民 群众给 的 权 力 为 人 民群
众办 事 ，本是权 中 应 有之意 ，孰料有人
偏要反其道 而 行之 ，不 为 人 民 群 众办 事 ，

还让人 民 群 众想之 求
之，自 己倒坦坦 然 以
权谋私 ，精精 明 耍权
弄术 ，走 到 极端 ，恐
怕也 会危 乎 殆 哉 的 。

至于 要 官 者套近
乎，晋 爵 者 来 求 助 ，

为官 者 更 要
警惕 。这些
人善走 歪 门 斜道 旁 门 左道 ，善
营投机取巧 弄 虚 作假 ，他们 吹
捧、谄媚 加 “进贡”，其 实 大
都心术 不 正 ，无 非 是 用 你 手 中

权，为 营 一 己 利 ，你切 莫 丧 失 警惕 ，后
悔莫 及 。

清清 白 白 做 官 ，堂 堂 正正做人 ，当
是为 官 者 的 基本要 求 。莫 让 佳 节 倍 思 官 ，
官自 平 日 更 爱 民 。党 风端 正 民 自 乐 ，相
濡以 沫共 依 存 。但愿 我们 的 干 部 牢 记毛
泽东 关 于 “进 京 赶 考 ”的 教 导 ，在 行使
手中 执 掌 的 权 力 时 ，慎之又慎 。

女人 的 闲 聊
王仕哲

雨下久了 ，相互 串 门 的机
会便少了许多 ，缺乏必要的勾
通，满满地藏在心里 。憋得慌
了，情绪也就有新变化 ，见谁
都不那么顺眼 。人还是那人 ，
环境还是那环境 。

初晴 的 日 子 ，借 着 太 阳
暖暖 的 光 ，搬 上 凳 子 、坐 下
来，手 里 拿 了 毛衣 、毛 裤 、
毛围 巾 、毛袜 子 的 活 儿 ，独
享那片温 柔 。

不一会工夫 ，便有几个同
伴也凑将过来 。三个女人一台
戏，有时候 ，不止三个女人 ，

那戏便也不止一台 、两台 。李
家媳妇说：“我家小三他爸 ，
整日 价不知道在瞎捣估些啥 ，
下班回来 ，就象猪一样一觉睡
到天亮。”

“ 你说错了 ！这几天车间
忙得鬼吹火 ，累 坏了 身子 ，可
就糟了哩。”

“ 看 把你操 心 的 ，我们
那口 子 也 是 ，现在 厂 里 讲 究
个定 工 时 ，练 个 活 ，命都 搭
上了 ，前 几 天 感 冒 发烧 、要
他歇几天 ，他硬是狗熊耍把戏 ，
混充人形儿 。衣服穿得也是里

外不是人”。
“ 不是人

就是猪嘛。”
有嘴尖舌快的
女人便乘机 占
了便宜 。

“ 比猪还
猪哩 ”那女人
不嗔不怒 ，便
顺水推舟 。

话题扯开
了，便象一锅
煮开 的水 ，沸
沸扬扬 。各家
的女人谈起各
家的事总是没
完没了 。丈夫
说过 了 ，便说

孩子 。大抵都是些孩子胖了 ，
瘦了 ，天冷了 该穿毛衣毛裤幼
儿园 举 行 舞 蹈 比 赛 要 孩 子 穿
红色 毛 衣 黑 色 健 美 裤 之 类 的
话题 。有 孩 子 上 学 的 女 人便
嘟哝 ：　“现 在 这 学 也 上 不 起
了，隔 三 差 五 地 向 学 生 家 长
要钱 ，什 么 资 料费 、班费 、保
险费 ，这 费 那 费 ，就他们 事
情多 ！我们 那 时 候 一 两 块 钱
就是全年 的 学 费 ，也 不 比 现
在差 到哪些！”

话越说 ，面也就越宽越广 ，
说到 该吃饭 的 时候 ，西红柿 、
萝卜、豆 角 、莲 菜 之 类 的 话
便多 了 。女 人 们 的 谈 话 ，大
多都 带 有 浓郁 的 地 方 色 彩和
扑鼻 的 生 活 气 息 。不 象 大 老
爷们 儿 在 一 块 ，不 是 国 际 形
势就是 国 内 重 大 新 闻 。一 幅

“ 天 下 兴 亡 ，匹 夫 有 贵 ”的
大男 人气概。“什 么 天 皇 陛
下访问 中 国 ，听起来多别扭 ，
怎么不叫个总统 、主席 、元首
之类的！”

“ 天皇 、皇 后陛下彬彬有
礼、态度和蔼的样子 ，咋想起
抗日 战争时 ，凶相毕露 的 日 本
鬼子怎怎么就那个德性！”

男人们在一块 自 有男人们
的话题 。女人们在一块便说一
些柔性似水的 语言 ，一切都在
嬉笑怒骂里混了过去 ，其乐融
融，美不堪言 。

关于丈夫 ，孩子 的 闲聊每
天保准都是新的 内容 ，冷落了
时针便忘了时间 ，其实时间也
是无所谓的 ，闲聊的女人大多
是不带表的主儿 。

今日谁来洗碗 （ 小说 ）

韩小士

厨房的水池里一堆碗盘勺
筷狼藉不堪是我家一 大风景 。
一家三 口 均无洗碗之爱好 。经
常就把瓷碗 、搪瓷碗甚至待客
的一 套 金 边 儿 细 瓷 碗挨个用
遍，在案板 上摆成一片象是刚
开过宴 会 。就象老从脏衣服 中
挑“干净”的再穿一遍一样 ，
终于碗橱里没有一只 可供解决
果腹 问 题 的 任何 质 地 的 容 器
时，举家 上下才感到洗碗真是
一个严肃 的问题就把它搬上议
事日 程 。

女儿首先声明她的主要任
务是学 习 ，否则 “给你们考不
上大 学你们就得 养 活 我 一 辈
子”，此言一出我们互换眼色
觉得事情的确是这样 ，万一彼
时待 业在家 岂不盖 因亏在这区
区小事上 ？再说此前女儿有过
几次洗碗实践 ，不管是碗是盘 ，
里面倒也弄得光可鉴人 ；外西
则饭痕永在 。时间一长成了 一
层“饭釉”，要想洗干净得多
花几倍 的气力 。女儿一动手洗
洁精也耗得飞快 ，连抹布也时
时弥漫着 留兰香味儿 。凡此种
种再加上 “给你们考大学”的
远大 目 标 ，促使我们清醒地认

识到洗碗的重担如果搁在女儿
肩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。

只能指望我们 自 己 了 。非
你即我你死我活 。经研究决定
采用轮换制 ，每人 “值洗”一
星期 。开始 尚可 ，高度 的 自 觉
性和强烈的 自 尊心使所有脏碗
筷在饭后10分钟 内洗涮一新各
就其位 。半月 过后 ，两人非常
默契地同时 旧病复发 ，那套金
边儿 细 瓷 碗 又 得 不 时 出 来 应
差。我们痛感这种制度太死板
毫无感情色彩 ，况且我经常 出
差也 不 能 保 证 轮换 制 正 常 进
行。新办法随之登台 ：互 出 谜
语，猜不对者挽袖子干活休怨
别人 。没想到这套方案寿命最
短：妻 中 午下午连失两城 ；而
且再 也 想 不 出 此 “千 条 线 万
条线 落 到 河 里 都 不 见 ”更 深
奥的 谜 语 ，于 是 率 先 撕毁协
定，并 对 我 说 要 下 决 心 对 这
种现 象 进 行 实 质 性改 革 。她
说如 果 第 二 天 拿 不 出 合理 的
措施她就 “罢洗”，全家人就
锅吃饭 。我霎时感到问题的严
重，因 为洗锅比洗碗难得多 。
再说万 一被邻居撞见成为笑柄
其损失大矣 ！

经反复磋商严 密论证 ，决
定即 日 起饭后下棋一盘以定乾
坤。鉴于本人在 “文革 ”后期
无所事事曾读杨官磷 《奕林新
编》一册 、棋局剪报数帧 ，每
局须让对方车 、马 、炮各一 。
开始执行之初我居然用 半边人
马将妻的老帅缚了来 ，不想她
当即放弃午睡从书架上翻 出那
本棋谱并很快悟 出置我于死地
绝招 ：兑子 ！可怜我全军覆灭
后人家还有一半队伍 。自 己连

洗碗数 日 ，手上沾满油腻久
洗不去一股 “厨房味”。而妻
做饭的兴趣陡然提高 ，花样翻
新鱼 肉不断 。我回天乏力就说
按棋坛规定让子 只让 马 ，妻正
陶然也就应诺 。谁知让马不几
天又感不支便提 出 公平作战 ，
她说你真不象个男人连马都不
敢让 ！我只好倍加小心沉着应
战，倒也使战局犬牙交错 ，各
有去水池边一展身手的机会 ，
如是维持了一段时间 ，棋艺洗
技都有不少长进 。一 日 几位老
同学来 ，觥筹交错到夜深之后
一个个踉跄走人 。眼见客厅 、
厨房乱成一堆我真的 发怵 ，深
知今 日 对奕一旦败北后果不堪
设想 ！铺开棋盘酒直往上涌 ；
妻滴酒未沾清醒无比 ，马走 日
字炮打隔 山 走得鼻子是鼻子眼
是眼 。不到20个回合我眼看气
数将尽 ，人家不失时机地一只
手就把 围裙递了过来 。我抓住
最后 机会 一 分 一 秒 死 磨 ，妻
终于 忍 不 住 要 去 方 便 。趁 卫
生间 冲 水 声 起 把 她 的 一 位
“ 士 ”换个 岗 ，待 妻 坐定我仍
做愁 眉 不 展 状 。看 她 毫 无 觉
察我就 调 遣 一 只 失 去 威 风 的

“ 炮”，轻轻放人底线说声 ：
“ 闷宫”。那场艰苦 的劳动终

于被妻光荣地一人承担了 。我
第二 日 一觉醒来并不觉胜利的
喜悦 ，至今未敢说破 自 己 曾在
敌营 中 动过些手脚 。丑闻一旦
昭然 ，恐怕今后洗碗的 重任非
我莫属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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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李
虎
毕
竟
是
李
虎，

苦
恼一

阵
儿，

过
后
没
事

儿，

照
样
啃
书
本
钻
技
术
搞
革
新
攻
关
键，

照
样
八
小

时
忙
得
团
团
转，

下
班
进
厂
做
贡
献。

哥
们
儿
们
骂
他
傻
帽，

二
十
好
几
了，

咋
不
知
愁

得
慌。
如
今
的
大
姑
娘
有
几
个
稀
罕
你
那
身
臭
汗
味
儿
？

还
不
赶
紧
学
着
打
扮
个
人
五
人
六
的，

去
舞
场
去
影
院

去
公
园
遛
遛，

指
不
定
啥
时
瞎
猫
逮
死
耗
子
撞
上
一

个

俩
呢。

李
虎
点
头
称
是，

感
谢
哥
们
儿
们
的
关
心。

可

过
不
了
五
分
钟，

仍
是
故
态
复
萌
我
行
我
素，

哥
几

个
见
他“

吃
洋
芋
拉
土
豆
—
—
不
见
吸
收”
，

也
就

不
爱
操
这
份
闲
心
了。

只
是
背
后
嘀
咕
嘀
咕，

照
这

样
下
去，

这
小
子
恐
怕
连
个
寡
妇
二
婚
头
也
划
拉
不

着
了。一

日
，
厂
里
上
了
一

项
新
品
，
加
工
难
度
相
当
大，

没
有
谁
能
啃
下
来。

眼
看
着
进
度
就
要
受
影
响，

头
儿

们一

急，

招
标
！
谁
能
干
下
来
重
奖
！

告
示
贴
出
两
天，

人
倒
围
了
不
少，

可
都
是
咋
舌

瞪
眼
的
主
儿，

动
真
格
儿
的
一

个
没
有。

正
在
头
儿
们

急
得
抓
耳
搔
腮
的
时
候，

刚
刚
出
差
归
来
的
李
虎
闻
讯

赶
到，
二
话
不
说，
一

把
揭
下
告
示，

扬
长
而
去。

身

后
啧
声
一

片。

没
几
天，
铮
光
瓦
亮
的
工
件
摆
在
了
头
儿
的
面
前。

头
儿
惊
讶
得
半
晌
没
吭
声，

继
而
笑
得
合
不
拢
嘴。

发
奖
时，

头
儿
心
血
来
潮，

给
李
虎
搭
了
个
领
奖

台。

小
伙
子
往
上
一

站，

成
了
羊
群
里
的
骆
驼，

把
车

间
所
有
的
大
个
子
都
比
了
下
去。

台
下，
一

双
丹
凤
眼
正
含
情
脉
脉
地
凝
视
着
他。

杂文 “杂 ”性 说
刘隆 有

杂文 者 ，“杂 ”文也 。因 “杂 ”
而得名 ，其性也喜“杂”——“杂 ”
得内 容无所不及 ，　“杂”得手法
无所不用 ，　“杂 ”得形式无所不
鉴。《四 库全 书 总 目 》云 ：　“杂
之义 广 ，无所不 包。”而 “文 ”
也缘 “杂”以生 。

《 艺概 》论诗 ，说是 “无一
意无一 事 不 可 入 诗 者。”其 实 ，
杂文远 比 诗歌 等 其 它所有 文体的
包容量广 大得 。风声雨声读书声 ，
家事 国 事 天 下 事 ，其 它 文体能够
表现 的 ，杂文都能 议叙 ；其它文
体无 法 反映 的 ，杂文 也能论载 ，
大弥 天 地而 细 入 无 间 。　“牢 笼 百
态”可 也。“漱涤 万 物 ”可 也 。
难怪 《文 史通 义 》要 求杂文作 者

“ 通 今服古”《文心雕龙 》强调
杂文作 者须是“博雅之人”，　《汉
书·艺文志 》则列杂文作者入 “杂
家”，称其学能“兼儒 、墨 ，合
名、法”，识能 “知 国体”而 “见
王治”。

——此杂文 内容之“杂”也 。
通常称杂文 为 “文学性 的 社

会评 论”，评 论 与 文学 的双栖 ，
就使 杂文在 表 现手 法 上独擅胜场
——一 身 而得运 用 两 大文 类 多 种
文体的表现手法 。

作为 一种 社会 评 论 ，它可 以
充分 运 用 逻
辑推 理 的 方
法，或归 纳 ，
或演绎 ，或类
比；或 由 此及
彼，或 由 表及
里；或慷慨陈

说，或娓娓而议 ；可 立 论 ，可驳
论，可 随感 ，可 触发……把论 点
和论据 结 合得协调 自 然 ，天衣无
缝；把 问 题和 理 论阐释得准确明
晰，无懈可击 ，从而挥 洒 出 一种
缜密严谨 ，富于雄辩的风采 。

作为 一 种文学作 品 ，它可 以
自由 地改 造 诗歌 、散文 、小说 、
戏剧 等 各 种文体所特有 的 表现手
法，而 为 己 所用 。它 可 以学 习 诗

歌营 造 意 象 、构 建意境 的 方法 ，
写出 一种诗意 、诗境、诗的神韵 ，
含蓄 、高 雅 而富 于 悟 兴 ；它可 以
挪用 散文叙事 与抒情 结 合 的 笔 法
和某 些 谋篇 布 局 的 章 法 ，写得条
理井 然 ，情趣盎 然 ，文气浑然 ，
笔致流畅 而 潇 洒 ，结 构典 丽而玲
珑；它 可 以模仿戏剧 制造悬念 ，
设置 冲 突 ，铺 垫 高 潮 的技巧 ，令
笔下 层 次跌荡 ，波诡云 谲 ，风涛
满纸 ，它 可 以效法 小说而 塑造形
象，运用 高度概括和夸张 的手法 ，
勾勒 社会众生相 ，颂 贤达 多 扬共
性，“砭 固 弊常取 类 型”。它也
特别 济 重 上 述 文体 的 各种修辞手
段，或比喻 、象征 、指代、假托 、
模仿 、使形 象 丰 润 而 动人 ；或影
射、双关 、类 比 、讥 刺 、讽谕 ，
使笔 锋老到 而泼辣 ；或 曲 笔 、屈
指兼嫌疑 ，使韵致 委 婉而隽永 ；
或反 语 、调 侃加椰揄 ，使语言幽

默而机智 ；颠倒 也 ，省略也 ，行
文错落而蕴藉 ；用 典也 、考订也 ，
内容繁富而典雅……

——此杂文手法之 杂 也 。
　内 容 “杂”，手 法 “杂”，
决定了 杂文 的表现形式也极“杂”，
举凡天地间所有 的文字表述方式 ，
都可 以被借用 ，被模仿 ，被改铸 ，
而成为 杂文风趣别 致 、花样翻新
的表现形式 。杂文 ，原本是 因 文

杂众体而得 名 的 。只要 宜 于 以议
论为 主 而兼叙述 ，只 要宜 于挥洒
出战斗性 、讽刺性 、幽默性 、闲
适性 、短小性这些基本特色 ，杂
感、杂谈 、杂论 、随 笔可 写 ，札
记、日 记 、通信 、书 评可为 ，寓
言、歌谣 、诗话 、杂剧 、散文诗 、
打油 诗 、任君仿作 ；布告 、广告 、
祭文 、祝文 、诉论状 、墓志铭 ，
何妨 戏 笔 。套古体也宜 ，模时文
尤佳 。端容丽质 ，悦人心也 ；奇
形怪状 ，快人 目 也……云布雨施 ，
山藏海 纳 ，杂文 于 文学 类 、新闻
学类 、应 用 文类 诸 文体 ，无不可
借其 酒杯而 浇 自 家块垒 ，假其形
体而骋 自 家魂魄 。

而事实上 ，也只有无所不鉴 ，
无所不备 的 形 式之 “杂”，才容
纳得 了那无所不及的 内容之“杂”，
承受 得 起 那 无 所 不 用 的 手 法 之

“ 杂”。所 以 ，凡是有成就 的 杂

文作家 ，其 表现形式拓展 的领域
都很 宽 广 ，愈是大家 ，表现形式
愈“杂”，所谓大家气象 ，在这
个方 面 表现得也很突 出 。一般说
来，一个杂文作家所掌握 的 表现
形式愈 是 多 种 多 样 ，他也就愈 易
写出 感人之作 ，不 朽 之文 。众 多
的表现形式的熟练 ，便于作家 “随
事立体”（《文心雕龙 ·书记》），
根据不 同 的 内 容 ，选择最佳 的 形
式，使形式 与 内 容 协 调统一 ，如影
之随 形 ，如 响 之应 声 ，产 生 一种和
谐美 。同 时 ，一 种新 的表现形 式的
运用 ，也促使作 者对所要论载的 内
容做一番相应 的新 的开掘 ，使文章
从形式到 内容都产生一种新颖美 。
即便 内 容 实在阐发不 出 太 多 的新
意，形式 的 奇 妙 ，也会让读 者耳 目
一新 ，由 爱其 形式而爱其文章 。内
容的时过境迁 ，使众多 的杂文变做
一角 废纸 ，而那些形式精美之作 ，
仍盛传不朽 一一那 形式之 美 ，已
是升华做永恒之美了 。

——此杂文形式之“杂”也 。
《 易 经 ·系 辞 》有 云 ：　“爻

有等 ，故 日物 ；物相杂 ，故 日文。”
杂文 、杂文 ，　“杂”而生 “文”；
不“杂”，则何 “文 ”之 有 ！常
听人说要 增强 杂文 的 文体意识 ，

“ 杂”其要乎 ？

壮丽的跌落
袁富民

奔腾 是 一 种 壮 丽
浩浩 荡 荡
无涯 无际

从雪 山 直 到 沧海
从天 空 直 到 大 地

迂迥是 一 种壮 丽

弯弯 曲 曲
高高 低低

绕过峥嵘 的 山 崖
穿越狭 隘 的 谷地

跌落
跌落 同 样是 一 种 壮 丽
轰轰 隆 隆

抛珠碎玉

葡匐 的 身 躯陡 然 矗起
并不 停 下 前进 的 脚 步

让生命汹 涌 潮 湃吧
迂回 何惜

跌落何惧
与其 在坦途爬行
倒不 如跌 落
跌落 成 壮 丽 的 瀑 布

刊
头
设
计

　赵
国
明

本
　
版
　
编
　
辑

　
杨
　
乾
　
坤

“ 神 功 ”擦 掉 夫 妻 泪
● 陈 彦 虎

妻患 胃 病多 年 ，久诊难愈 ，
不但给我们这个原本幸福 的小
家庭蒙上 了一层 阴影 ，更为严
重的 是影响着我们夫妻间的关
系。职业的特点 ，我长年奔波
在外 ，回 到家里却冰锅冷灶 ，
连一顿现成饭都吃不上 ，每逢
看见娇妻 日 渐消瘦的样子 ，不
禁暗然落泪 。吃饭睡觉 ，我们

“ 互不侵犯”。天长 日 久 ，我
们之间的 知 心 话 变得 越 来 越

少，夫妻关系逐渐疏远 。妻 自
感连 累 于我 ，不知有多少次提
出同我分手 ，都被我挡了 回去 ，
我真担心 以后不知会发生什么
事情 。

去年夏初 ，我抱着试试看
的心理到咸阳 的乐育路买了一
个“505”神功元气袋拿回家 ，
谁知 ，妻子使用后一个多 月 病
情就出现了好的转机。三个多
月后 ，妻饭量大增 ，原先蜡黄
的脸上也增加了红晕 ，这对于
出差在外已近两个多 月 的我来
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。上一星
期五 ，我刚踏进家 门 ，亲眼看
到妻子为我烧菜做饭 ，我落泪
了，妻也泪流满面 ，赶忙迎过
来，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 ：哭
吧，这是最后一次……

西
安
三
中
学
生
王
鹏
获
大
奖

华
夏
青
少
年
写
作
大
赛
评
比
结
束，

西
安
市
三

中
学
生
王
鹏
（
十
七
岁）

荣
获
陕
西
榜
首。

据
悉，

王
鹏
的
散
文
集
《
小
荷
尖》

已
于
近
日
由
陕
西
人
民

出
版
社
出
版，

他
的
作
品
先
后
六
次
在
全
国、

省、

市
获
奖。

（

周
矢
）

化
验
室
的
女
孩
子

　张
爱
华

她
们
是
几
个
二
十
岁
的
女
孩
子

花
红
叶
绿
的
年
龄

便
有
一
些
开
采
矿
石
的
男
孩
子

把
一
封
一
封
情
书

蜜
蜂
似
地
飞
进
她
们
的
心
房

白
天
，

她
们
把
粗
糙
的
矿
石
磨
碎

精
心
鉴
别
事
物
的
优
劣

夜
晚，

她
们
走
入
书
信
的
矿
体

化
验
一
个
个
男
孩
的
品
位

她
们
常
常
在
美
丽
的
黄
昏
里

把
草
叶
上
的
露
珠

挂
在
自
己
期
盼
的
睫
毛

在
舞
会
的
夜
晚
里

把
一
双
双
青
春
的
脚
步

搁
浅
在
音
乐
的
沙
滩

然
而
，

她
们
并
不
悲
哀

她
们
知
道
山
之
内
才
有
矿
石

矿
石
之
内
才
有
品
位

品
位
之
内
才
是
坚
实
的
爱
情

她
们
每
夜
每
夜

总
把
银
亮
银
亮
的
隐
私

蝉
蜕
般
地
挂
在
天
空

挂
在
思
恋
之
上

尽
管
残
缺
的
多，

园
满
的
少

这
就
是
她
们

几
个
化
验
室
的
女
孩
子

矿
男
们
都
说

她
们
是
多
雨
的
山
中

赏
心
悦
目
的
风
景

地
质
帐
篷

初
红

春
天

你
象
盛
开
的
兰
花

于
是，

绿
色
的
山
野

多
了
一
首
美
丽
的
诗

夏
天

你
象
盛
开
的
荷
花

于
是，

金
色
的
山
野

多
了
一
幅
淡
雅
的
画

秋
天

你
象
盛
开
的
菊
花

于
是，

红
色
的
山
野

多
了
一
团
热
情
的
火

冬
天

你
象
盛
开
的
梅
花

于
是，

白
色
的
山
野

乡
了
一
个
甜
蜜
的
梦

天造 奇 观 郭金 洲


